
第⼀章

崔斯坦·杜瓦很不爽。“我还是不懂，你们为什么不找个我认
识的理疗师？那个男的我不认识他好吗？”

他的私⼈助理瞪了他⼀眼，那眼神说是“饱受折磨”都算轻的
了。“因为俱乐部的理疗师已经忙不过来了，”她说，“谢尔
登医⽣之所以安排你跟他做复健，是因为他信任这位理疗
师。”

崔斯坦看了看⼿机上的时间。“这⼈迟到了。我没⼯夫等他
⼀整天。”

看到莉迪亚被⽓得咬⽛切⻮的样⼦，崔斯坦把脸扭到⼀边偷
偷地笑了。但是，当她再次开⼝的时候，她的声⾳却出奇地
平静：“崔斯坦，他不过是晚了七分钟。你呢？这才过去五
分钟，你已经抱怨了三次了。”

崔斯坦⽆辜地看了她⼀眼。“可是他迟到了啊！”

“你⾃⼰还不是总迟到，摆什么公主架⼦。”莉迪亚嘟囔了⼀
句，显然没打算让崔斯坦听到。这姑娘做他的个⼈助理已经
⼀年多了，但她到现在都不知道崔斯坦的⽿朵有多灵。所
以，她有事没事就喜欢在背后说崔斯坦的坏话。她以为崔斯
坦听不到，⽽崔斯坦只觉得很好笑。

这⼀次，崔斯坦明⽩他不能再故意惹莉迪亚⽣⽓了，所以他
忍着没笑出来。可是他闲得都快⻓蘑菇了。因为受了伤不能
出⻔，所以逗弄他的私⼈助理还勉强能算个娱乐。欣赏莉迪
亚那副有槽却吐不出来的样⼦也算⽐较有趣吧，但是还不



够。

“扎克·哈达威是俱乐部那边极⼒推荐的，”莉迪亚提⾼了嗓
⻔，“他就算迟到肯定也情有可原。请他做理疗师和私⼈教
练可是要花很多钱的，他的⽔平⼀定很⾼呢。”

崔斯坦耸了耸肩。他的队医跟他保证过，绝对找最好的理疗
师来治疗他的腹股沟拉伤。但具体由谁来治崔斯坦并没有
问，这是莉迪亚的⼯作。“他⼈不在这⼉，⽔平⾼⼜有什么
⽤？难道我的伤能⾃⼰好吗？我不想再等了。”

“那我们先回去吧，”莉迪亚说着⼜开始冒⽕了，“我很确定
你本来就不应该到处⾛动。”

崔斯坦靠在树⼲上，脸⾊阴沉地盯着他的房⼦。“我⼜不是
残废，天天闷在家⾥我都快吐了。”他这句抱怨倒并不是为
了惹莉迪亚发⽕。因为不能活动，崔斯坦已经快要抓狂了。
他想念⾜球，想念曾经健康强壮的身体，他想念在球场上⻜
奔的⽇⼦，想念带球奔跑射⻔时扑⾯⽽来的⻛，还有进球时
的狂喜，他的名字曾经被球迷们⼀遍⼜⼀遍吟诵、歌唱，那
震⽿欲聋的调⼦似乎还在他⽿边回响。⾜球是他的⽣命，是
他⼈⽣中唯⼀⼀件值得他付出⼀切的东⻄。

崔斯坦看着灰蒙蒙的天空。已经三⽉了，再过三个⽉世界杯
就要开始了。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，如果想给国家
队的教练留下好印象，他就得赶快回去训练，把体能恢复到
受伤之前的⽔平。依崔斯坦的拙⻅，他可能是英格兰⼏百年
⼀遇的天才球员。但尽管球技精湛，崔斯坦却很少参加国际
⽐赛，他明⽩，这⽅⾯经验不⾜会妨碍他⼊选国家队，因为
国家队的教练是个⾮常⽼派的⼈。和初出茅庐的新⼈相⽐，



他更喜欢⽤久经沙场的⽼将。在这个时候受伤只会让情况变
得更复杂。养伤的时间越⻓，崔斯坦能够参加世界杯的可能
性就越⼩。更糟糕的是，这都已经三⽉了，他还没有找到理
疗师——或者说，他这位理疗师显然是贵⼈事忙，忙得连⾃⼰
的正经⼯作都顾不上了。

崔斯坦收回⽬光，重新看着莉迪亚。“给谢尔登医⽣打电
话，问问那个没⽤的⽩痴到底跑哪⼉去了。”

有⼈在他背后清了清嗓⼦，然后⼲巴巴地说道：“不必了
吧，那个‘没⽤的⽩痴’已经到了。”

崔斯坦皱了皱脸。这下尴尬了。他喜欢给头⼀次⻅⾯的⼈留
个好印象，毕竟，他还得照顾⾃⼰的公众形象。现在这情况
还真是有点棘⼿。

他连忙换上⼀副笑眯眯的表情，然后转过身来。

接着，他⽤⾆尖舔了舔嘴唇，脸上的假笑淡了三分。

那个叫扎克·哈达威的男⼈正站在⼏英尺开外的地⽅，他的
样貌并不算⼗分英俊——⾄少崔斯坦⻅过⽐他更帅的男⼈——但
他的身体却充满了⼒量与⾃信，那种强烈的男⼦⽓概反⽽让
⼈感觉他是个极为英俊的⼈。他个⼦⾼挑，肩膀宽阔，有⼀
身结实的肌⾁。浓密的棕发中夹杂着些许⾦⾊。他有着橄榄
⾊的⽪肤，双颊⻣感，下颌棱⻆分明。他的眼睛是像钢铁⼀
般的灰⾊。嘴唇的轮廓⼗分精致，⼀边的嘴⻆微微有些上
挑，却丝毫没有软化他硬朗的五官。他打量着崔斯坦，眉间
微微皱起。



“你重⼼偏向⼀条腿了，”他说，“回屋⾥去。”

崔斯坦眨眨眼睛。“你说什么？”

哈达威⾛过来，他捏住崔斯坦⼤腿的内侧，挤了挤那⾥的肌
⾁。

崔斯坦倒吸了⼀⼝⽓，眼睛瞪得⽼⼤，⼀半是因为哈达威的
动作太突然，还有⼀半是因为疼痛。“你发什么神经？”

“你的情况和我想的⼀样，”哈达威说，“你不应该站着，你
需要休息。”

“你揩油揩够了吗？”

哈达威拿开⼿。“揩油？你们俱乐部雇我来不是为了给你做
三级腹股沟拉伤的复健吗？进去坐好。如果碰⼀下就这么
痛，那你就不应该站着。”

崔斯坦双臂环胸道：“谢谢你的建议，但我这么站着就挺好
的。”

“我这句话并不是请求。”哈达威说。

崔斯坦的脸涨红了。还没⼈敢这么⽀使他呢，从来就没有
过。

⼀阵窃笑从他身后传来，接着很快变成了⼲咳声——莉迪亚这
个⼩叛徒！

崔斯坦咬⽛道：“你被解雇了。”



“崔斯坦，我很抱歉——”莉迪亚赶紧说。

“不是你，”崔斯坦⼀边说⼀边盯着哈达威，“我说的是你。”

哈达威看起来⽆动于衷。如果⼀定要说他有什么反应，⼤概
就是眼中⼀闪⽽过的笑意。“我这是在尽⼼尽⼒地⼯作，你
不能因为这个就解雇我。噢对了，其实你根本就没资格解雇
我，因为你不是我的雇主，你的俱乐部才是。现在，杜瓦先
⽣，进屋去吧。”哈达威的嘴⻆轻轻地翘了起来。

天呐，崔斯坦很想⼀把抹掉哈达威那副假惺惺的笑。他怒⽓
冲冲地瞪着哈达威，刚打算回击两句，没想到⼈家直接把注
意⼒转向了莉迪亚。

“我是扎克·哈达威。”那⼈彬彬有礼地笑着，握了握莉迪亚
的⼿。

“我叫莉、莉迪亚·艾斯蒙德。”她舔了舔嘴唇，轻声细语地
说道。她是在冲那个男⼈暗送秋波吗？

“把⾆头收回去，把⼝⽔擦擦，”崔斯坦跟她说，“你这个样
⼦真是恶⼼死了。”

莉迪亚的脸顿时涨得通红，她愤怒地瞪着他。

崔斯坦只是笑眯眯地冲她挑了挑眉⽑。

“你的嘴怎么这么⽋，你和别⼈也是这么说话的吗？”哈达威
问。



崔斯坦⽆辜地看着他，双眼瞪得溜圆。“你在说我？我觉得
你误会我了。”

“对，我是误会了，”哈达威打量着崔斯坦，“⼤家都说你脾
⽓好，没架⼦。我挺纳闷的，他们说的这个⼈我怎么到现在
都没⻅着呢？”

崔斯坦笑了。“你知道我？等⼀下，你是我的粉丝吗？”

哈达威撇了撇嘴。“怎么可能。我是阿森纳的球迷。”

难怪你这么贱呢。

哈达威笑了⼀声，好像知道崔斯坦在想什么。“就算我喜欢
你的球队，我也不会是你的粉丝。我觉得你弟弟的球技要⽐
你的精湛多了。切尔⻄应该让他踢左边锋。”

听了这话，崔斯坦脸都⽓⽩了，他攥紧了拳头。在眼⻆的余
光⾥，他看⻅莉迪亚瑟缩了⼀下。她知道的，在崔斯坦⾯前
称赞他这个养弟的球踢得⽐他好，这绝对是在找死，哪怕是
暗示也不⾏——因为加布⾥尔的⽔平根本就不如他，妈的！

什么良好的第⼀印象，去他的吧。好教养⽤在这种混蛋身上
简直是浪费。

“是吗？”崔斯坦向前⼀步贴近哈达威，两⼈的脸只隔了⼏英
⼨。在这么近的距离下，哈达威的凝视让崔斯坦有些⼼神不
宁，但他掩饰得很好。另外，哈达威⽐他⾼了半个头，这⼀
点也让他很不爽——崔斯坦的身⾼⾮常标准，他根本不矮，谢
谢了。



崔斯坦的⽬光和哈达威胶着在⼀起，他轻声说：“我想送你
⼀条友善的建议。”他露出⼀个亲切的笑容。“你知道，砸掉
⼀个⼈的饭碗其实很容易。只要在不怀好意的⼈⽿边吹吹⻛
就⾏了。所以说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会把态度放尊重⼀些。⼩
⼼点总没错的。说起来，你和客⼈讲话的时候都是这个态度
吗？那我还挺意外的，你居然到现在都没饿死在⼤街上。”

哈达威眯起了眼睛，刚才的笑意消失得⼀⼲⼆净。“想砸我
的饭碗可没有那么容易，⼀个被宠坏的⼤少爷说两句不咸不
淡的话起不了什么作⽤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崔斯坦歪了歪脑袋。“这么⾃信？”

“我觉得有些事情你可能误会了，”哈达威慢吞吞地说，“我
名下的预约通常都会排到⼏个⽉之后，所以我并不需要这份
⼯作。我是看在杰瑞德·谢尔登的⾯⼦上才答应过来的。所
以⼩屁孩⼉，该⼩⼼的⼈不是我。我不会像别⼈那样拍你⻢
屁，如果你不喜欢——”

“你怎么会知道？”尽管崔斯坦满⼼不乐意，他还是忍不住好
奇地问。“你怎么知道别⼈都在拍我的‘⻢屁’？”

哈达威弯了弯嘴⻆。“因为我听说过你的‘光荣事迹’。在我
接⼿这份⼯作之前，就已经有⼈警告过我了。”

“谁？”崔斯坦嘴上发问，但⼼⾥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。现在
他总算知道哈达威为什么是这副屌样⼦了。“不会是我弟弟
吧？”

“没错，就是加布⾥尔跟我说的。”



崔斯坦狂笑起来。

等到他笑够了，哈达威问他：“有什么好笑的，说出来⼤家
⼀起乐乐？”

“因为⽐起他，⼤家更喜欢我啊。我这个所谓的弟弟最恨这
⼀点了。”崔斯坦抬起⼿，拍了拍哈达威刮得⼲⼲净净的脸
颊。“你这个傻兮兮的可怜⾍，加布那是嫉妒我呢，因为我
⽐他有天分，⻓得⽐他好，还⽐他聪明，所以他⼀直嫉妒
我。”

“⽽且你还⽐他谦虚。”哈达威说。

“羞耻⼼这种东⻄根本就没有⼤家吹得那么重要。”崔斯坦笑
了，他挑着睫⽑看哈达威。

哈达威⾯⽆表情地抓住崔斯坦的⼿腕，然后把他的⼿推开。
“你不⽤这么看我。你的浅蓝眼睛虽然好看，但对我是不起
作⽤的。”

崔斯坦眨了眨眼，这才反应过来他刚才在做什么——或者说，
试图要做什么。崔斯坦总是通过耍⼿腕来达到让别⼈乖乖听
话的⽬的。结果这种事搞多了，现在居然成了他下意识就会
使出来的把戏了。

“我习惯了。”他别过脸⽓呼呼地说。“⽽且你是⾊盲吗？我
的眼睛根本不是浅蓝⾊，明明就偏绿⾊好吗？”

“反正是奇怪的蓝⾊。”哈达威说。崔斯坦⼀听脸拉得更⻓
了。哈达威看了看他的腹股沟，说：“我说过了，现在进屋
去，然后坐好。”



“我也说过了，我在这⼉站得挺舒服的。”崔斯坦说的并不完
全是实话，他腹股沟肌⾁有些酸痛，只要稍微动⼀下痛感就
会加重。只不过，就算这个让⼈抓狂的混蛋说得对，他也是
打死都不会承认的。

“随你便吧。”哈达威耸耸肩，他对着⼀脸好奇站在旁边看戏
的莉迪亚点点头，然后转身⾛开了。

崔斯坦皱眉道：“你要去哪⼉？”

“回家。”哈达威头也不回地答道。

崔斯坦赶紧跟上去。“什么？那我的伤怎么办？你什么都没
做，怎么可以就这样⾛了！”

“我只帮成年⼈做复健。等你什么时候不耍⼩孩⼦脾⽓，愿
意按我说的去做，我再回来。”

“我还没说你可以⾛呢。”崔斯坦⽓得紧⾛了⼏步，咬⽛切⻮
地说。这个⾃以为是的贱⼈。“我不乐意被你随便指使，不
代表你可以⽩拿钱不⼲活——嗷！”崔斯坦猛地停下脚步，双
⼿攥住⼤腿上端的肌⾁，嘴⾥⽌不住地冒出⼀串脏话。让⼈
难以忍受的锐痛贯穿了整条腿，他单膝跪了下来，狠狠地咒
骂着。

哈达威⽴刻跑到他身边。“妈的，我早跟你说过了。你该做
的是好好休养腹股沟，⽽不是让受伤的地⽅再承受没必要的
压⼒。”

“你闭嘴。”崔斯坦痛得直抽⽓。他试着站起来，但失败了。



他⼜试了⼀次，结果痛得直哼哼。

哈达威叹了⼝⽓。“我他妈的真是……”他弯下腰把崔斯坦抱起
来，像扛⼀麻袋⼟⾖那样扔到肩上，然后往屋⾥⾛去。

“放我下来，”崔斯坦的脸因为羞耻涨得通红，“我能⾛。”

对于他的抗议，哈达威只是哼了⼀声。

“你带⼀下路，”他跟莉迪亚说，“去他的卧室。”

“这边。”莉迪亚⾛到了两⼈前⾯。⾄少这⼀回，她没有再取
笑崔斯坦。

等他们⾛到卧室，崔斯坦的嘴唇已经开始渗⾎了。为了不发
出声⾳，他⼀直在使劲地咬嘴唇。天呐，真是痛死了。

哈达威动作轻柔地把崔斯坦放到床上。崔斯坦虽然松了⼝
⽓，但也有点惊讶：他以为哈达威会很粗暴地把他⼀扔了
事。

哈达威伸⼿去拉他运动裤的腰带，崔斯坦赶紧拽住他的⼿。
“你⼲嘛？”

男⼈奇怪地看了他⼀眼。“⼯作啊。我需要检查⼀下你的腹
股沟。”

崔斯坦顿时觉得⾃⼰有点傻乎乎的。他犹豫地点了下头，然
后对莉迪亚说：“你出去。”

“帮我拿⼀个冰袋，再准备⼀条湿⽑⼱，还有绷带。”哈达威



嘱咐她。

她点点头，快步⾛了出去。

哈达威把崔斯坦的运动裤脱下来，只给他留了⼀条内裤。崔
斯坦盯着天花板，感到⼏根有⼒的⼿指触碰着他的⼤腿，然
后是下腹和腹股沟。崔斯坦皱了皱脸，过程感觉并不是特别
舒服。“怎么样？”

“从你受伤到现在差不多有⼗天了，对吗？”哈达威问他。

“嗯。”

“按理说，这个时候痛感应该已经消减了，”哈达威听起来有
些不太⾼兴，“既然还痛，那么我待在这⾥也做不了什么，
因为我不能给你按摩，也不能指导你复健，这些事情在急性
期早期都不能做。这个阶段本来早应该过去了。你到底有没
有按照杰瑞德的嘱咐去做？”

崔斯坦耸肩。“⼤概吧。”

“⼤概？”哈达威重复道。

“我不是那种⼀天到晚坐着还能待得住的⼈。”崔斯坦说，⽬
光还紧盯着天花板。

哈达威深吸了⼀⼝⽓，然后重重地呼了出来。

崔斯坦忍着笑。拱别⼈发⽕真是他这辈⼦最喜欢⼲的⼀件事
了。



“我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要看着我。”哈达威说。

崔斯坦看着他的眼睛。“你说什么？”他问道，哈达威放在他
⼤腿上的⼿让他感觉怪怪的。

“杰瑞德告诉我你想尽快回球场训练，”哈达威说，“但是你
太鲁莽，脾⽓⼜倔，结果把⾃⼰的伤搞得更严重了。什么时
候你⼏乎感觉不到疼痛了，才能开始复健。如果你错过了世
界杯，那也是你⾃⼰的责任。”

崔斯坦的嘴唇抿紧了。

莉迪亚⾛进卧室，把哈达威要的东⻄递给他，然后⼜出去
了。哈达威没再说什么，他在崔斯坦旁边坐下，⽤湿⽑⼱把
冰袋裹好，然后重重地压在他的腹股沟上。“现在你知道⾃
⼰有多蠢了吧？”

“我真的很不喜欢你的态度。”崔斯坦回答。

哈达威笑了。有⼀种⼈即便是在微笑，表情依旧不会柔和下
来，扎克就是这样的⼈。“忍着吧。我从来不会惯着⾃⼰的
病⼈。”

崔斯坦只是不⾼兴地瞪着他。

漫⻓的⼏分钟过去了，两⼈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对⽅。崔斯坦
有点不⾃在，但是他死也不会先挪开眼睛的。

⼜过了⼏分钟，哈达威终于移开了视线。他把冰袋拿⾛，先
⽤橡筋绷带包扎崔斯坦的⼤腿，接着是后腰，最后固定好。



“现在，你必须要好好休息，”哈达威拿开⼿，“让你休息不
是说着玩的。另外，⼀天三次冰敷拉伤的部位，每次敷⼗五
分钟。”

崔斯坦没吭声。

“明⽩了吗？”哈达威听起来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质疑。

“我不能整天赖在床上。”崔斯坦尽⼒像个成年⼈⼀样跟哈达
威讲道理，但哈达威却像对待不懂事的婴⼉⼀样对待他，这
让他很不爽。“我的肌⾁每天都在萎缩。总是懒洋洋地瘫着
怎么恢复体能？”

“初始急性期过去之后我会帮你重新锻炼肌⾁的。”

崔斯坦摇头说：“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⻓时间才把身材锻炼
成现在这个样⼦？”虽然崔斯坦不像他弟弟那样从⼩像个瘦
猴⼉似的，但他的身体也是天⽣就偏瘦。受伤之前，他必须
要依靠⼤量的⾼强度训练才能维持⽐较⾼的肌⾁含量。⽽且
就算天天训练，崔斯坦的肌群仍然没办法像⼤多数⾜球运动
员那样强壮有⼒。不过他现在这个样⼦也很结实了，⾄少不
会像加布⾥尔那样动不动就被⼈抢了球。

哈达威上下扫视了崔斯坦⼀番。

崔斯坦烦躁地动了动。随即⼜觉得⾃⼰真是蠢死了，他没什
么好丢⼈的——就算他个⼦不⾼，可他身材好啊。但是这家伙
审视的⽬光就是让他很不⾃在，他最讨厌这种不⾃在的感
觉。他可是崔斯坦·杜瓦，是财貌双全的超⼈⽓球星。以前
那个瘦巴巴脏兮兮的⼩孩⼉早就已经不存在了。



哈达威继续盯着崔斯坦的脸，眼神⾼深莫测。“我们总会有
办法的。”

崔斯坦抿紧了嘴。“好吧。但是我要做全身按摩。我的肌⾁
都变僵了，现在⼀点⼉劲都使不上。”

哈达威疲惫地看了他⼀眼。他权衡了⼀下，然后说道：“⾏
吧。”他打开那只刚才⼀直挂在他肩膀上的包，拿出⼀瓶按
摩油。“把⾐服脱了，然后趴好。”

崔斯坦脱掉上⾐，趴到床上，然后闭上眼睛。

崔斯坦咬着嘴唇，突然意识到⾃⼰浑身都光溜溜的，除了内
裤什么都没穿。他不知道这种不安的感觉究竟是从哪⾥冒出
来的。毕竟，俱乐部⾥的理疗师经常给他做按摩——啧，他以
前做按摩的时候可是全裸的。现在哈达威让他穿着内裤，可
能是因为他的腹股沟还在发炎，没办法接受按摩。

“你还在磨蹭什么？我都有点冷了。”崔斯坦催促道。他越不
⾃在，⼼⾥就越烦躁。这个男⼈搞得他⼼神不定，外加浑身
上下都绷得死紧，简直是太莫名其妙了。

他听⻅哈达威打开瓶⼦的声⾳。

接着——

“你这个⽩痴！按摩油要先捂热才能⽤！”

“这已经是你第⼆次叫我⽩痴了。我现在很不⾼兴。”哈达威
⽤沾满油的双⼿往崔斯坦的肩颈处按了下去——



“嗷！好痛！”

“别像个⼩姑娘⼀样。”

“但就是痛啊。”

“好了，哪有那么严重。”

“⼜不是你被——嗷！”

哈达威被逗乐了，索性加⼤了按压的⼒度。“⼩宝宝。”

“不要⽤昵称，我们没那么熟。”崔斯坦⽤丝绸⼀样轻柔的声
⾳回答道。

“我说了，少跟我来这⼀套，”哈达威冷淡地说，“别⽤这种
懒洋洋的声⾳跟我讲话，听起来很可笑，⽽且对我没⽤。”

崔斯坦咧咧嘴，⼜换上低沉、充满诱惑的嗓⾳说：“我的调
笑让你不舒服了吗？扎克瑞？”

哈达威喷笑出来，⼀双宽⼤的⼿掌⽤轻柔的⼒道顺着崔斯坦
的脊椎来回按压。“我的名字叫扎克。只有我⺟亲才叫我扎
克瑞。”

“你没回答我的问题。”

扎克不耐烦地哼了⼀声，说：“不会，我没有不舒服。我只
是不喜欢跟⼈玩，也不喜欢没意义的屁话。”

“那你喜欢什么？”



“诚意，有话直说。”

“没意思，”崔斯坦皱了皱⿐⼦。“那你有什么爱好。”

“看球赛，还有打炮。”扎克随意地答道。

崔斯坦听了哈哈⼤笑。“等⼀下，让我猜猜：你很多年没换
炮友了吧。”

“我和我⼥友交往了很多年了——”

“我就说！”

“你恐怕要失望了，”扎克说着，⽤拇指在崔斯坦的后腰上使
劲按了⼀下，“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开放式的。”

“你还真会赶时髦，”崔斯坦嘴上这么说，但⼼⾥还是很惊讶
的。这个男⼈真不像那种会接受开放式关系的⼈。“为什
么？这种关系要怎么搞？”

“虽然跟你没什么关系，不过我还是明说了吧。如果两个⼈
信任对⽅，那么开放式关系其实很实⽤。我⼥朋友是个体育
记者。我们⽼是出差，经常⼏个⽉都⻅不到对⽅。”

扎克继续按着他的后腰。那个感觉……还不赖。

“嗯，所以你俩是想跟谁睡就跟谁睡喽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

“那别⼈碰你的⼥朋友，你不会觉得恶⼼吗？”崔斯坦不太能
理解开放式的恋爱关系，但这也是难免的，毕竟他这个⼈从
⼩就独占欲强。

“我这⼈没什么嫉妒⼼，”扎克说，“⽽且⼤家都是成年⼈
了，都有⽣理上的需求。这种关系对我俩很实⽤。”

“那她也不会妒忌吗？”崔斯坦觉得有些难以置信。毕竟……扎
克这⼈虽然是个混蛋，但好⽍也是个魅⼒⼗⾜的混蛋。

“她知道没有感情的性就只是性⽽已。她也知道我⼼⾥只有
她。”

听到这⾥，崔斯坦倒有点想⻅⻅这个⼥⼈了。她要么对⾃⼰
特别有信⼼……要么就是个傻⼦。

扎克还在揉捏他后腰的肌⾁。“很快我们就不⽤再操⼼这些
事了。我们同意在结婚之后维持⼀对⼀的关系。”

崔斯坦睁开眼睛。“你要结婚了？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三个⽉之内吧。”

“请接受我真切的哀悼。”

扎克笑了⼀声，他的⼿向下挪动，跳过臀部和⼤腿，开始按
摩崔斯坦的⼩腿。“你有承诺恐惧症吗？”

“我就是觉得没意义。⻓期的恋爱关系既碍事⼜⽆聊。”

那双⼿移到了他的⼩腿，⽤很⼤的⼒道揉压着。“⼩朋友，



你谈过恋爱吗？”扎克的声⾳充满了优越感。

崔斯坦踹了他⼀脚——结果腹股沟那⾥⼀阵刺痛，痛得他直哼
哼。

“你要是⽼这么没完没了地闹腾，伤会好得很慢的。”扎克
说。

“就是你在逗我，你还好意思说。”崔斯坦嘟囔了⼀句，他想
扭头冲扎克吐⾆头做⻤脸，但还是忍住了。天呐，这个男⼈
怎么总能把他最糟糕的⼀⾯激发出来？他上⼀次紧绷到孩⼦
⽓⼤爆发是什么时候？崔斯坦都不记得了。

“翻身躺平。”扎克说。

崔斯坦哼哼唧唧地翻过来，哈达威开始按摩他的前⾯。

崔斯坦扭了扭。他早就习惯被⼈按摩，那种怪异的、好像被
侵犯的感觉也是很久没有感觉到了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……这
次的按摩和之前不同。扎克的触碰是不带感情的，他动作熟
练，⼿掌在崔斯坦的⽪肤上快速滑过。崔斯坦盯着那双⼿，
看着它们揉捏着，抚摩着⾃⼰⼿臂上的肌⾁。

他感到了来⾃另⼀个⼈的视线。他抬起眼，发现扎克正盯着
他。

就在他们⽬光交汇的那⼀刻，扎克转开了脸，继续按摩。

崔斯坦的好奇⼼却被勾了出来。“你在看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扎克的嗓⾳有些低哑，他在崔斯坦头顶的前⽅坐



下，⼿掌紧贴着他的锁⻣向下推，直到掌⼼盖住胸部，再开
始揉压。

崔斯坦看着扎克的⼿滑过他的胸⼝，盖住了乳头，掌⼼⼀次
⼜⼀次地擦过那⾥。崔斯坦咬着腮⾁，下腹有些蠢蠢欲动。
操。他很久没在按摩的时候勃起了。他知道这是正常反应，
很多理疗师都不会介意的。可给他按摩的是这个混蛋，这就
很丢⼈了。崔斯坦闭上眼睛，开始尽可能地幻想⼀些特别恶
⼼的东⻄。

“你需要⼀张新床。”扎克说。

崔斯坦⻜快地睁开眼。“什么？为什么？”

“你的床垫实在太软了。”

崔斯坦磨了磨⽛。这⼈也太不可理喻了。“没⼈问你的意
⻅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特别喜欢我的床垫。”

终于，扎克停下了那双在他胸⼝不停揉搓的⼿。他⾛到床
尾，开始按摩崔斯坦的腿。“这么软的床垫对你的脊椎不
好。”

“我的床垫⼀点⼉⽑病也没有。”

“你说错了，”扎克说，“床垫的作⽤是⽀撑你的身体，让它
保持⼀个中性的姿势，躺在上⾯的时候，你的脊椎应该形成
⼀道完美的弧，你的臀部、肩膀和头部应该保持在⼀条直线
上。⼀定的阻⼒对你的⻣骼是有好处的，可是你的床垫太
软，起不到这个作⽤。”



“但是太硬的床垫会⼀直戳我的压痛点。”崔斯坦说。

“你说得没错，如果床垫过硬的确会。如果床垫太软，⽐如
你现在⽤的这个，因为压痛点得不到适度的⽀撑，所以你的
全身都会向后仰。”扎克推着崔斯坦侧躺过来。“你看，”他
说着，把⼀只⼿放到崔斯坦的后颈，接着缓慢地沿他的颈椎
下滑⾄后腰，然后停在臀部的上⽅，“你的颈椎之所以会弯
成这样，是因为这个床垫被你的身体压得⼀直往下陷。时间
久了，这种弯曲会造成很多问题。它可以恶化……”

扎克还在说什么——或者说还在⻓篇⼤论——但崔斯坦早就没在
听了。扎克的⼿还在他的屁股上⾯放呢。

“……现在，你明⽩你为什么得换个新床垫了吗？”

“好吧，你说换就换吧！”崔斯坦⼀边抱怨，⼀边往旁边扭，
直到躲开扎克的魔⽖。“你就会教训我。”

“就会？”扎克的灰眼睛⾥闪过⼀丝趣意。“我们才认识了半
个⼩时。”

“完全正确。我半年⾥听⻅的批评都没有这半个⼩时多。”

“这说明你周围全是⼀帮喜欢拍⻢屁的⼈。”扎克站起来，⽤
⽑⼱擦了擦⼿。“我帮你选⼀个新床垫。等床垫来了，你要
听话，好好躺在上⾯睡觉。”

出于某些愚蠢的原因，崔斯坦的那话⼉居然抽动了⼀下，他
努⼒装出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⼦。

“你管太宽了。”崔斯坦⽤⼀种⾮常、⾮常轻柔的⾳调说道。



扎克笑了。“我管得可不宽。理疗师的⼯作就是帮助病⼈保
持最佳体态。以后你就知道了，我⼯作起来可是⾮常认真
的。”他拎起包，向⻔⼝⾛去。

“您还有别的指令吗？”崔斯坦在他身后问道。

“不要为了⽓我⼲蠢事，”扎克扭头说，“我明天早上再过
来。到时候我希望看到你在卧床休息。”

“那我能起床撒尿吗，⼤⼈？”

“如果你憋不住了，当然可以，”扎克说，“我也可以让莉迪
亚给你买尿不湿。⼩宝宝。”

崔斯坦抓过⼀个枕头，朝着那个混蛋的脑袋扔过去。

扎克⼤笑着躲开了。

（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，欢迎购买全⽂，获得更全⾯的电⼦
书阅读体验。）


